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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藏书导读】

《石点头》十四卷十四篇，存世有明末叶散池刊本，为木犀

轩的典藏之一。

《石点头》的体制与《拍案惊奇》比较接近，充分利用入话

及篇中穿插的说话人道白，宣传做人的道理，为主题服务。与

前后的一些话本小说比，《石点头》既有大胆突破传统看法之

处，如歌颂爱情，不强调妇女贞节观；又有很多浓于其他小说

的劝惩味。比如说，一般小说写男女私订终身，然后私奔，当

男子状元及第或考中进士，衣锦还乡时，女子的父母总是不记

以前的羞愧屈辱，转而欢天喜地；私奔的男女，也总是夫妇和

睦、富贵荣华、高寿多子。但在本书《莽书生强图鸳侣》中却截

然不同。当莫可荣华而归，斯员外仍不原谅他们的过错。《石

点头》虽多因果说教，但自清道光十八年（员愿猿愿）以来，仍被列
入淫词小说禁目之中。

李盛铎木犀轩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木犀轩藏书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室的基础。木犀

轩主人李盛铎（员愿缘怨—员怨猿缘），小名黑吼，椒微，号木斋。李氏
木犀轩藏书主要有五大来源：一是湘潭袁芳瑛卧雪庐藏书；二

是日本古籍；三是李氏先人藏书；四是敦煌卷子；五是平常所

收各家藏书之精华。所以，木犀轩藏书不仅数量多，质量也很

高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，尤其宋元本、抄本、校本、稿本较多。

同时代另一藏书家伦哲如称他是“吾国今日惟一大藏书家”。

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藏书有怨园愿苑种，缘愿猿愿缘册。

猿



冯梦龙序

石点头者，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。小说家推因及果，

劝人作善，开清净方便法门，能使顽夫伥子，积迷顿悟，此

与高僧悟石何异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，言于晋，立于汉，

移于宋，是皆有物焉凭之。生公游戏神通，特假此一段灵

异，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，岂石真能点头哉？噫！是不然。

人有知，则用其知，故闻法而疑。石无知，因生公而有知，

故闻法而悟。头不点于人，而点于石，固其宜矣。且夫天生

万物，赋质虽判，受气无别，凝则为石，融则为泉‘，清则

为人，浊则为物。人与石兄弟耳！

盲人不知视，聋人不知听，粗人不知文，是人亦无知

也。月林有光明石，能照人疾，则石而知医；阳州北峡中有

文石，人物、溪桥、山林、楼阁毕具，则石而知画；晋平海

边有越王石，郡守清廉则见，否则隐，则石而知吏事；是石

亦有知也。望夫江郎，登山而化，人未始不为石。金陵三古

石，为三举子，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煨烬，石亦未始不为人。

丈人丈人之云，安在石之不如人乎？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，

以此名编。若曰生公不可作，吾代为说法，所不点头会意，

?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，是石之不如者也。
古吴龙子犹撰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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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郭挺之榜前认子

阴阳畀赋了无私，李不成桃兰不芝。

是虎方能生虎子，非麟安得产麟儿。

肉身纵使暌千里，气血何曾隔一丝。

试看根根还本本，岂容人类有差池。

从来父之生子，未有不知者。莫说夫妻交媾，有征有

验，就是婢妾外遇，私己瞒人，然自家心里，亦未尝不明明

白白。但恐忙中忽略，醉后糊涂，遂有已经生子，而竟茫然

莫识的。

昔日有一人，年过六十，自叹无子，忽遇着一个相士，

相他已经生子，想是忘记了。此人大笑说道：“先生差矣。

我朝夕望子，岂有已经生子，而得能忘记之理？”相士道：

“我断不差。你回家去细细一查，便自然要查出。”此人道：

“我家三四个小妾，日夜陪伴，难道生了儿子，瞒得人的。

叫我那里去查？”相士道：“你不必乱查。要查只消去查你四

十五岁丙午这一年五月内，可曾与妇人交接，便自然要查着

了。”此人见相士说得凿凿有据，只得低头回想。忽想起丙

午这一年，过端午吃醉了，有一个丫头服侍他，因一时高

兴，遂春风了一度。恰恰被主母看见，不胜大怒，遂立逼着

将这丫头卖与人，带到某处去了。要说生子，除非是此婢，

此外并无别人。相士道：“正是他，正是他。你相中有子不

孤，快快去找寻，自然要寻着。”此人忙依言到某处去找寻，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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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寻着了，已是一十五岁，面貌与此人不差毫发。因赎取

回来，承了宗嗣。你道奇也不奇？这事虽奇，却还有根有

苗，想得起来。就寻回来，也只平平。还有一个全然绝望，

忽相逢于金榜之下，岂不更奇？待小子慢慢说来。正是：

命里不无终是有，相中该有岂能无。

纵然迷失兼流落，到底团圆必不孤。

话说南直隶庐州府合肥县，有一秀才，姓郭名乔，表字

挺之。生得体貌丰洁，宛然一美丈夫，只可恨当眉心生了一

个大黑痣，做了美玉之瑕。这郭秀才家道也还完足，又自负

有才，少年就拿稳必中，不期小考利，大考不利。到了三十

以外，还是一个秀才，心下十分焦躁。有一班同学的朋友，

往往取笑他道：“郭兄不必着急，相书上说得好，龟头有痣

终须发。就到五六十上，也要中的，你愁他怎么！”郭秀才

听了，愈加不悦，就有个要弃书不读之意。喜得妻子武氏甚

贤，再三宽慰道：“功名迟早不一，你既有才学，年还不老，

再候一科，或者中去，也不可知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又安心

诵读，捱到下科。不期到了下科，依然不中。自不中也罢

了，谁知里中一个少年，才二十来岁，时时拿文字来请教郭

秀才改削，转高高中在榜上。郭乔这一气，几乎气个小死，

遂将笔砚经书，尽用火焚了，恨恨道：“既命不做主，还读

他何用？”武氏再三劝他，那里劝得他住，一连在家困了数

日，连饮食都减了。武氏道：“你在家中纳闷，何不出门寻

相知朋友，去散散心也好。”郭乔道：“我终日在朋友面前，

纵酒做文，高谈阔论，人人拱听。今到这样年纪，一个举人

也弄不到手，转被后生小子轻轻夺去，叫我还有什么嘴脸去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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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人？只好躲在家里，闷死罢了。”

正尔无聊，忽母舅王衮，在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，

有书来与他，书中说：“倘名场不利，家居寂寥，可到任上

来消遣消遣。况沧湖泷水，亦古今名胜，不可不到。”郭乔

得书大喜，因对武氏说道：“我在家正闷不过，恰恰母舅来

接我，我何不趁此到广东去一游！”武氏道：“去游一游虽

好，但恐路远，一时未能便归。宗师要岁考，却教谁去？”

郭乔笑道：“贤妻差矣！我既远游，便如高天之鹤，任意逍

遥，终不成还恋恋这顶破头巾。明日宗师点不到，任他除名

罢了。”武氏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你既出了门，我一个妇人

家，儿子又小，倘有些门头户脑的事情，留着这秀才的名色

搪搪，也还强似没有。”郭乔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我明日动一

个游学的呈子在学中，便不妨了。”因又想道：“母舅来接

我，虽是他一段好意思，但闻他做官甚是清廉，我到广东，

难道死死坐在他衙中？未免要东西览游，岂可尽取给于他？

须自带些盘缠去方好。”武氏道：“既要带盘缠去，何不叫郭

福率性买三五百金货物跟你去，便伸缩自便。”郭乔听了大

喜道：“如此更妙！”遂一面叫郭福去置货，一面到学中去动

呈子。不半月，呈子也准了，货物又置了，郭乔就别了武

氏，竟往广东而去。正是：

名场失意欲销忧，一叶扁舟事远游。

只道五湖随所适，谁知明月挂银钩。

郭乔到了广东，先叫郭福寻一个客店，将货物上好了发

卖，然后自到县中，来见母舅王知县。王知县听见外甥到

了，甚是欢喜，忙叫人接入内衙相见，各叙别来之事，就留
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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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衙中住下。一连住了十数日，郭乔心下因要弃去秀才，故

不欲重读诗书。坐在衙中，殊觉寂寞。又捱了两日，闷不

过，只得与母舅说道：“外甥此来，虽为问候母舅并舅母二

大人之安，然亦因名场失利，借此来散散愤郁。故今禀知母

舅大人，欲暂出衙，到各处去游览数日，再来侍奉何如？”

王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初到此，地方不熟，待我差一个

衙役，跟随你去，方有次第。”郭乔道：“差人跟随固好，但

恐差人跟随，未免招摇，有碍母舅之官箴，反为不妙。还是

容愚甥自去，仍作客游的相安于无事。”王知县道：“贤甥既

欲自游，我有道理了。”随入内取了十两银子，付与外甥道：

“你可带在身边作游资。”郭乔不敢拂母舅之意，只得受了。

遂走出衙来，要到郭福的下处去看看。不期才走离县前，不

上一箭之远，只见两个差人，锁着一个老儿，往县里来。后

来又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啼啼哭哭。郭乔定睛将那女

子一看，虽是荆钗裙布，却生得：

貌团团似一朵花，身袅袅如一枝柳。眉分画出的春

山，眼横澄来的秋水。春笋般十指纤长，樱桃样一唇红

绽。哭声细细莺娇，鬓影垂垂云乱。他见人，苦哀哀无

限心伤；人见他，喜孜孜一时魂断。

郭乔见那女子，生得有几分颜色，却跟着老儿啼哭，像

有大冤苦之事，心甚生怜。因上前问差人道：“这老儿犯了

甚事，你们拿他？这女子又是他甚人，为何跟着啼哭？”差

人认得郭乔是老爷亲眷，忙答应道：“郭相公，这老儿不是

犯罪，是欠了朝廷的钱粮，没得抵偿，今日是限上该此，故

带他去见老爷。这女子是他的女儿，舍不得父亲去受刑，情

园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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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卖身偿还。却又一时遇不着主顾，故跟了来啼哭。”郭乔

道：“他欠多少银子的钱粮？”差人道：“前日老爷当堂算总，

共该一十六两。”郭乔道：“既只十六两，也还不多，我代他

偿了罢。”因在袖中，将母舅与他作游资的十两，先付与老

儿，道：“这十两，你可先交在柜上；那六两可跟我到店中

取与你。”老儿接了银子，倒在地下，就是一个头，说道：

“相公救了我老朽一命，料无报答。只愿相公生个贵子，中

举中进士，显扬后代罢。”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儿后面磕头。

郭乔连忙扯他父女起来道：“甚么大事，不须如此。”差人见

了，因说道：“郭相公既积阴骘怜悯他，此时老爷出堂还早，

何不先到郭相公寓处，领了那六两银来一同交纳，便率性完

了一件公案。”郭乔道：“如此更好。”遂撤身先走，差人并

老儿女子俱随后跟来。郭乔到了客店，忙叫郭福，取出一封

十两纹银，也递与老儿道：“你可将六两凑完了钱粮，你遭

此一番，也苦了，余下的可带回去，父女们将养将养。”老

儿接了银子，遂同女儿跪在地下，千恩万谢的只是磕头。郭

乔忙忙扯他起来道：“不要如此，反使我不安。”差人道：

“既郭相公周济了你，且去完了官事，再慢慢的来谢也不

迟。”遂带了老儿去了。郭乔因问郭福货物卖的如何，郭福

道：“托主人之福，带来的货物，行情甚好，不多时早都卖

完了。原是五百两本银，如今除去盘费，还净存七百两，实

得了加四的利钱，也算好了。”郭乔听了欢喜道：“我初到

此，王老爷留住，也还未就回去。你空守着许多银子，坐在

此也无益。莫若多寡留下些盘缠与我，其余你可尽买了回头

货去，卖了，再买货来接我，亦未为迟。就报个信与主母也

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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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。”郭福领命，遂去置货不题。

郭乔分付完了，就要出门去游赏。因店主人苦苦要留下

吃饭，只得又住下了。刚吃完酒饭，只见那老儿已纳完钱

粮，消了牌票，欢欢喜喜，同着女儿，又来拜谢郭乔。因自

陈道：“我老汉姓米，名字叫做米天禄。娶妻范氏，止生此

女，叫做青姐。生他时，他母亲曾得一梦，梦见一神人对他

说：‘此女当嫁贵人，当生贵子，不得轻配下人。’故今年一

十八岁，尚不舍得嫁与乡下人家。我老汉止靠着有一二十亩

山田度日，不料连年荒旱，拖欠下许多钱粮，官府追比甚

急，并无抵偿，急急要将女儿嫁人。人家恐怕钱粮遗累，俱

不敢来娶。追比起来，老汉自然是死了，女儿见事急，情愿

卖身救父，故跟上城来，又恨一时没个售主。今日幸遇大恩

人，发恻隐之心，慨然周济，救了老汉一命，真是感恩不

尽。再四思量，实实毫无报答。惟有将小女一身，虽是村野

生身，尚不十分丑陋；又闻大恩人客居于此，故送来早晚服

侍大恩人，望大恩人鉴老汉一点诚心，委曲留下。”郭乔听

了，因正色说道：“老丈这话就说差了，我郭挺之是个名教

中人，决不做非理之事。就是方才这些小费，止不过见你年

老拘挛，幼女哭泣，情甚可怜。一时不忍，故少为周急，也

非大惠。怎么就思量得人爱女？这不是行义，转是为害了，

断乎不可！”米老儿道：“此乃老汉一点感恩报德之心，并非

恩人之意，或亦无妨，还望恩人留下。”郭乔道：“此客店

中，如何留得妇人女子。你可快快领去，我要出门了，不得

陪你。”说罢，竟起身出门去了。正是：

圆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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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恩原不望酬恩，何料丝萝暗结婚。

到得桃花桃子熟，方知桃叶出桃根。

米老儿见郭乔竟丢下他出门了，一发敬重他是个好人。

只得带了女儿回家，与范氏说知。大家感激不胜，遂立了一

个牌位，写了他的姓名在上，供奉在佛前，朝夕礼拜。乡下

有个李家，见他钱粮完了，又思量来与他结亲。米天禄夫妻

倒也肯了。青姐姐因辞道：“父亲前日钱粮事急，要将我嫁

与李家，他再三苦辞。我见事急，情愿卖身救父，故父亲带

我进城去卖身。幸遇着郭恩人，慨然周济。他虽不为买我，

然得了他二十两银子，就与买我一样。况父亲又将我送到他

下处，他恐涉嫌疑，有伤名义，故一时不好便受。然我既得

了他的银子，又送过与他，他受与不受，我就是郭家的人

了。如何好又嫁与别人？如若嫁与别人，则前番送与他，都

是虚意了。我虽是乡下一个女子，不知甚的，却守节守义，

也是一般，断没个任人去取的道理。郭恩人若不要我，我情

愿跟随父母，终身不嫁，纺绩度日，决不又到别人家去。”

米天禄见女儿说得有理，便不强他，也就回了李家。但心下

还想着，要与郭乔说说，要他受了。不期进城几次，俱寻郭

乔不见，只得因循下了。

不期一日，郭乔在山中游赏，忽遇了一陈暴雨，无处躲

避。忽望见山坳里一带茅屋，遂一径望茅屋跑来。及跑到茅

屋前，只见一家柴门半掩，雨越下得大了，便顾不得好歹，

竟推开门，直跑到草堂之上。早看见一个老人，坐在那里低

着头打草鞋，因说道：“借躲躲雨，打搅休怪。”那老人家忽

抬起头来一看，认得是郭乔，不胜大喜。因立起身来说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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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恩人耶！我寻了恩人好几遍，皆遇不着，今日为何直走到

这里？”郭乔再细看时，方认得这老儿，正是米天禄，也自

欢喜。因说道：“原来老丈住在这里，我因信步游赏，不期

遇雨。”米天禄因向内叫道：“大恩人在此，老妈女儿，快来

拜见！”

叫声未绝，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来，看见果是郭乔，遂

同天禄一齐拜倒在地，你说感恩，我说叨惠，拜个不了。郭

乔连忙扶起。三人拜完，看见郭乔浑身雨淋的烂湿，青姐竟

不避嫌疑，忙走上前，替郭乔将湿巾除了下来，湿衣脱了下

来，一面取两件干布衣，与郭乔暂穿了，就一面生起些火来

烘湿衣。范氏就一面去杀鸡炊煮。不一时，湿衣、湿巾烘干

了，依旧与郭乔穿戴起来。范氏炊煮熟了，米天禄就放下一

张桌子，又取一张椅子，放在上面，请郭乔坐了，自家下

陪。范氏搬出肴来，青姐就执壶在旁斟酒。郭乔见他一家殷

勤，甚不过意，连忙叫他放下，他那里肯听。米天禄又再三

苦劝，只得放量而饮。饮到半酣之际，偷着将青姐一看，今

日欢颜，却与前日愁容，大不相同。但见：

如花貌添出娇羞，似柳腰忽多袅娜。春山眉青青非蹙

恨，秋水眼淡淡别生春。纤指捧觞飞笋玉，朱唇低劝绽樱

丹。笑色掩啼痕，更饶妩媚。巧梳无乱影，倍显容光。他见

我已吐出热心，我见他又安忍装成冷面。

郭乔吃到半酣，已有些放荡。又见青姐在面前来往，更

觉动情。心下想一想，恐怕只管留连，把持不定，弄出事

来。又见雨住天晴，就要作谢入城。当不得米天禄夫妻，苦

苦留住道：“请也请恩人不容易到此，今邀天之幸，突然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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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就少也要住十日半月，方才放去。正刚刚到得，就想回

去，这是断断不放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住下。米天禄又请他

到山前山后去游玩。游玩归来，过了一宿。到次日清晨，米

天禄在佛前烧香，就指着供奉的牌位与郭乔看道：“这不是

恩人的牌位么？”郭乔看了，就要毁去，道：“多少恩惠，值

得如此，使我不安。”米天禄道：“怎说恩惠不多，若非有

此，我老汉一死，是不消说的；就是老妻小女，无依无倚，

也都是一死，怎能得团头聚面，复居于此？今得居此者，皆

恩人之再生也。”郭乔听了，不胜感叹道：“老丈原来是个好

人！过去的事，怎还如此记念！”天禄道：“感恩积恨，乃人

生钻心切骨之事。不但老汉不敢忘恩人大德，就是小女，自

拼卖身救父，今得恩人施济，不独救了老汉一命，又救了小

女一身。他情愿为婢，伏侍恩人；又自揣村女，未必入恩人

之眼，见恩人不受，不敢苦强。然私心以为得了恩人的厚

惠，虽不蒙恩人收用，就当卖与恩人一般，如何又敢将身子

许与别人？故昨日李家见老汉钱粮完了，又要来议婚，小女

坚执不从，已力辞回去了。”郭乔听了着惊道：“这事老丈在

念，还说有因；令爱妙龄，正是桃夭之子，宜室宜家，怎么

守起我来！那有此理！这话我不信。”米天禄道：“我老汉从

来不晓得说谎。恩人若不相信，待我叫他来，恩人自问他便

知。”因叫道：“青姐走来，恩人问你话。”青姐听见父亲叫，

连忙走到面前。郭乔就说道：“前日这些小事，乃我见你父

亲一时遭难无偿，我自出心赠他的。青姑娘卖身救父，自是

青姑娘之孝，却与我赠银两不相干。青姑娘为何认做一事？

若认做一事，岂不因此些小之事，倒误了青姑娘终身？”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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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道：“事虽无干，人各有志，恩人虽赠银周急，不为买妾，

然贱妾既有身可卖，怎叫父亲白白受恩人之惠？若父亲白白

受恩人之惠，则恩人为仁人，为义士，而贱妾卖身一番，依

旧别嫁他人，岂非止博虚名，而不得实为孝女了？故恩人自

周急于父亲，贱妾自卖身于恩人，各行各志，各成各是，原

不消说得。若必欲借此求售于恩人，则贱妾何人，岂敢仰辱

君子，以取罪戾？”郭乔听了大喜道：“原来青姑娘不独是个

美女子，竟是一个贤女子。我郭挺之前日一见了青姑娘，非

不动心，一来正在施济，恐碍了行义之心；二来年齿相悬，

恐妨了好逑之路，故承高谊送来之时，急急避去，不敢以色

徒自误。不期青姑娘倒有此一片眷恋之贞心，岂非人生之大

快！但有一事，也要与青姑娘说过：家有荆妻，若蒙垂爱，

只合屈于二座。”青姐道：“卖身之婢，收备洒扫足矣，安敢

争小星之位？”郭乔听了，愈加欢喜道：“青姑娘既有此美

意，我郭挺之怎敢相轻，容归寓再请媒行聘。”青姐道：“贱

妾因已卖身与恩人，故见恩人而不避。若再请媒行聘，转属

多事，非贱妾卖身之原意了。似乎不必！”郭乔说道：“这是

青姑娘说的，各行各志，不要管我。”说定，遂急急的辞了

回寓。正是：

花有清香月有阴，淑人自具淑人心。

若非眼出寻常外，那得芳名留到今。

郭乔见青姐一个少年的美貌女子，情愿嫁他，怎么不

喜。又想青姐是个知高识低的女子，他不争礼于我，自是他

的高处；我若无礼于他，便是我的短处了。因回寓取了三十

二两银子，竟走至县中，将前事一五一十，都与母舅说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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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他周全。王知县因见他客邸无聊，只得依允了。将三十二

两银子，封做两外，以十六两做聘金，以十六两做代礼。又

替他添上一对金花，两匹彩缎，并鹅酒果盒之类。又叫六名

鼓乐，又差一吏，两个皂隶，押了送去。分付他说：“是本

县为媒，替郭相公娶米天禄女儿为侧室。”吏人领命，竟送

到种玉村米家来。恐米家不知，先叫两个皂隶报信。不期这

两个皂隶，却正是前日催粮的差人。米老儿忽然看见，吃了

一惊道：“钱粮已交完，二位又来做甚么？”二皂隶方笑说

道：“我们这番来，不是催钱粮。是县里老爷，替郭相公为

媒，为聘你令爱。聘礼随后就到了，故我二人先来报喜。”

米老儿听了，还不信道：“郭相公来聘小女，为甚太爷肯替

他做媒？”二皂隶道：“你原来不知，郭相公就是我县里太爷

的外甥。”米天禄听了，愈加欢喜，忙忙与女儿说知，叫老

妈央人相帮打点。

早鼓乐吹吹打打，迎入村来了。不一时到了门前，米天

禄接着，吏人将聘礼代礼，金花彩缎，鹅酒果盒，一齐送

上。又将县尊分付的话，一一说与他知。米老儿听了，满口

答应不及的道是。忙邀吏人并皂隶入中堂坐定，然后将礼物

一一收了。鼓乐在门前吹打，早惊动了一村的男男女女，都

来围看，皆羡道：“不期米家女儿，前日没人要，如今倒嫁

了这等一个好女婿。”范氏忙央亲邻来相帮，杀鸡宰鹅，收

拾酒饭，款待来人。只闹了半日，方得打发去了。青姐见郭

乔如此郑重他，一发死心塌地。郭乔要另租屋娶青姐过去，

米天禄恐客边不便，转商量择一吉日，将郭乔赘了入来。又

热闹了一番，郭乔方与青姐成亲。正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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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粤无非是偶然，何曾想娶鹊桥仙。

到头柱子兰孙长，方识姻缘看线牵。

二人成亲之后，青姐感郭乔不以卖身之事轻薄他，故凡

事体心贴意的奉承。郭乔见青姐成亲之后，比女儿更加妍

美，又一心顺从，甚是爱他。故二人如鱼似水，十分相得。

每日相偎相依，郭乔连游兴也都减了。过了些时，虽也记挂

着家里，却因有此牵绊，便因因循循过了。

忽一日，郭福又载了许多货来，报知家中主母平安，郭

乔一发放下了心肠。时光易过，早不知不觉，在广东住了年

半有余。王知县见他久不到衙，知他为此留恋，因差人接他

到衙。劝戒他道：“我接你来游粤的初念，原为你一时不曾

中得，我恐你抑郁，故接你来散散。原未尝叫你在此抛弃家

乡，另做人家。今你来此，已将及二载，明年又是场期，还

该早早回去，温习书史，以图上进。若只管流落在此，一时

贪新欢，误了终身大事，岂不是我做母舅的接你来倒害你！”

郭乔口中虽答应道：“母舅大人分付的是！外甥只等小价还

有些货物一卖完，就起身回去了。”然心里实未尝打点归计。

不期又过不得几时，忽王知县报行取了，要进京，遂立

逼着要郭乔同去。郭乔没法推辞，只得来与青姐说知。青姐

因说道：“相公故乡，原有家产，原有主母，原有功名，原

该回去，是不消说得的。贱妾虽蒙相公收用，却是傍枝，不

足重轻，焉敢以相公怜惜私情，苦苦牵缠，以妨相公之正

业。但只有一事，要与相公说知，求相公留意，不可忘了。”

郭乔道：“你便说得好听，只是恩爱许久，一旦分离，如何

舍得？你且说，更有何事，叫我留意？”青姐道：“贱妾蒙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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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怜爱，得侍枕席，已怀五月之孕了。倘侥幸生子，贱妾可

弃，此子乃相公骨血，万不可弃，所以说望相公留意。”郭

乔听了，惨然道：“爱妻怎么就说到一个弃字！我郭乔纵使

无情，也不至此。今之欲归，非轻舍爱妻，苦为母舅所迫

耳！归后当谋再至，决不相负。”青姐道：“相公之心，何尝

愿弃。但恐道路远，事牵绊，不得已耳。”郭乔道：“弃与不

弃，在各人之心，此时也难讲。爱妻既念及生子，要我留

名，我就预定一名于此，以为后日之征何如？”青姐道：“如

此更妙。”郭乔道：“世称父子为乔梓，我既名乔，你若生

子，就叫做郭梓罢了。”青姐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谨遵相公之

命。”又过了两日，王知县择了行期，速速着人来催。郭乔

无可奈何，只得叫郭福留下二百金与米天禄，叫他置些产

业，以供青姐之用。然后拜别，随母舅而去。正是：

东齐有路接西秦，驿路山如眉黛颦。

若论人情谁愿别，奈何行止不由人。

郭乔自别了青姐，随着母舅北归，心虽系念青姐，却也

无可奈何。月余到了庐州家里，幸喜武氏平安，夫妻相见甚

欢。武氏已知道娶了青姐之事，因问道：“你娶了一妾，何

不带了来家，与我作伴也好，为何竟丢在那里？”郭乔道：

“此不过一时客邸无聊，适为凑巧，偶尔为之，当得甚么正

景？远巴巴又带他来？”武氏道：“妻妾家之内助，倘生子

息，便要嗣续宗祖，怎说不是正景？”郭乔笑道：“在那里也

还正景。今见了娘子，如何还敢说正景。”说的夫妻笑了。

过了两日，忽闻得又点出新宗师来科举。郭乔也还不放在心

上，倒是武氏再三说道：“你又不老，学中名字又还在，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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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出去考一考？”郭乔道：“旧时终日读书，也不能巴得一

第。今弃了将近两年，荒疏之极，便去考，料也无用。”武

氏道：“纵无用，也与闲在家里一般。”郭乔被武氏再三劝不

过，只得又走到学中去销了假，重新寻出旧本头来又读起。

读到宗师来考时，喜得天资高，依旧考了一个一等，只无奈

入了大场，自夸文章锦绣，仍落孙山之外。一连两科，皆是

如此。初时还恼，后来知道命中无科甲之分，连恼也不恼。

此时郭乔已是四十八岁，武氏也是四十五岁，虽然不中，却

喜得家道从容，尽可度日。郭乔自家功名无望，便一味留心

教子。不期儿子长到一十八岁，正打帐与他求婚，不期得了

暴疾，竟自死了。夫妻二人，痛哭不已，方觉人世有孤独之

苦，急急再想生子，而夫妻俱是望五之人，那里还敢指望！

虽武氏为人甚贤，买了两个丫头，在房中伏侍郭乔，却如水

中捞月，全然不得。初时郭福在广东做生意，青姐处还有些

消息，后来郭福不走广东，遂连消息都无了。郭乔虽时常在

花前月下念及青姐，争奈年纪渐渐大了，那里能够到得广

东。青姐之事，只当做了一场春梦，付之一叹。学中虽还挂

名做个秀才，却连科举也不出来了，白白的混过了两科。

这年是五十六岁，又该乡试，郭乔照旧不出来赴考。不

期这一科的宗师，姓秦名鉴，虽是西人，却自负知文，要在

科场内拔识几个奇才，正案虽然定了，他犹恐遗下真才，却

又吊考遗才，不许一名不到。郭乔无奈，只得也随众去考，

心下还暗暗想道：“考一个六等，黜退了，倒干净，也免得

年年奔来奔去。不期考过了，秦宗师当面发落第一名，就叫

郭乔问道：“你文字做得渊涵醇正，大有学识，此乃必售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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